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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穷而后工”，欧阳修的这句话，苏轼
被贬谪黄州后实实在在地践行了。
　　元丰三年（1080年），经历了“乌台诗案”
后，东坡总算死里逃生。四十四岁的他被贬
谪为黄州团练副使，且不许“签署公事”。
　　黄州对于文学史上的苏轼，有着里程碑
的意义，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
壁赋》等名篇都在该地写成。对书法史上的
东坡而言，亦是“穷而后工”。东坡少年时苦
学《兰亭序》，书法技法基本是继承二王的，
早期的书法风格洒脱华丽，神采飞扬；经过
“乌台诗案”这一人生最大挫折后，他的书法
变得更为质朴自然，流露出沧桑之感，是内心
情感的宣泄，为宋代书法“尚意”之上品。明代
书家董其昌评论他在黄州时所写的《赤壁
赋》：“此赋，楚骚之一变；此书，兰亭之一变。”
　　苏轼在黄州创作了被称为“天下第三行
书”的《寒食帖》。除此之外，另外三幅写给朋
友的信笺，亦是精品，从中可以窥见一个人
在落魄时，雪中送炭的友情是多么温暖呀。
　　这三帖分别为：《一夜帖》《新岁展庆帖》
《人来得书帖》，都是写给他的同乡好友陈季
常的。
　　嘉祐六年，二十六岁的苏轼已是名满天
下，不无恃才傲物之气。他当年肯定没有想
到，那位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上司陈希
亮，他家小儿子将会在其人生的灰暗期，成
为他最重要的朋友。
　　陈希亮，字公弼，眉州人，是苏轼的同乡
前辈。嘉祐六年苏轼任凤翔签判时，顶头上
司便是知府陈公弼。
　　按理说，知府大人应该关照这位小同
乡，可公弼先生非常正直，不苟言笑，对这位
小老乡要求很严。年轻气盛的苏轼对知府的
意见敢于当面反驳，更让陈公弼难以忍受，
抓住机会给他小鞋穿。
　　有一次一位仰慕苏轼的小吏尊称他为
“苏贤良”，被陈公弼听了，大怒曰：“签判只
是协理文案的官员，有何贤良可言？”下令打

了那位小吏的屁股。陈公弼对东坡草拟的公
文常常涂抹得面目全非。苏轼心想，我惹不
起还躲不起呀，于是尽量不去见这位上司。
一年中秋，知府大人邀请下属进府衙参加宴
饮，苏轼借故缺席，陈公弼上奏朝廷纠劾他，
苏轼被罚铜八斤。
　　虽然知府大人不近人情，但在凤翔签判
的任上，苏轼结识了陈公弼的四公子陈慥，即
陈季常，两人年龄相近，脾气相投，遂订交。
　　山不转水转。当苏轼被朝廷贬到黄州
后，陈季常正在今天湖北麻城的歧亭隐居，
从东京汴梁前往黄州赴任的东坡在歧亭见
到了阔别多年的朋友。贬谪他乡遇故知，可
以想见东坡是多么高兴呀。
　　苏轼在黄州期间，两人书信来往频繁，
由于两地相距不远，一有空就相互探访。《东
坡集》中苏轼回忆起元丰三年被贬谪黄州时
与陈慥相见之事，书载：
　　“明年正月，复往见之……凡余在黄四
年，三往见季常，而季常七来见余……”一见
面肯定是纵酒畅谈。
　　《一夜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写这封
信的缘由是两人的共同朋友王君，向东坡借
其所藏的黄居寀所画的龙欣赏，东坡答应
了。后来想起半月前这幅画由曹光州借去描
摹了。他怕王君误会其吝啬，托陈季常解释，
并承诺曹光州一旦归还，马上给王君送去。
并送一饼茶给王君表示歉意。
　　从这封信里可看出东坡的大度达观，以
及对待朋友的真诚。也可看出他在黄州仍然
交友很广，已然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文
化圈。
　　《新岁展庆帖》与《人来得书帖》二帖合
装为一卷。卷后有董其昌跋。鉴藏印有“御府
书印”、“御府宝绘”、项元汴诸印、安岐诸印
等。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新岁展庆帖》写于元丰四年正月初二，
东坡在黄州过了第一个春节，急忙忙地给好
友写信说了几件小事：

　　一是好朋友李公择过完正月十五，启程
来黄州探望东坡，大概月底到，请陈季常到
时候也来黄州，有帮东坡陪客的意思。这李
公择不仅是政治家，亦工书画，与李公麟、李
公寅同时举进士，时称“龙眠三李”。他和苏
轼交情很深，常有酬答。元丰元年东坡写了
一首《蝶恋花·暮春别李公择》：
　　簌簌无风花自堕。
　　寂寞园林，柳老樱桃过。
　　落日有情还照坐，山青一点横云破。
　　路尽河回人转舵。
　　系缆渔村，月暗孤灯火。
　　凭仗飞魂招楚些，我思君处君思我。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思君处君思
我”，实在是太肉麻了。因为东坡打算元宵节
后盖房子，所以陈季常和李公择来黄州，他
没法陪着夜游。那时候官府不给官员解决住
房问题，得自己租房或建房。东坡到黄州时，
先借住在定惠院，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于
是过完年就建房。东坡特别喜欢建房子———
很有投资房地产的眼光，他在黄州建了好几
处房，此信中所说的应该是后来的临皋亭。
　　第二件事说先托人捎带给老友膏药，沙
枋画笼也马上乘某人的船带去。然后开始向
老友开口借东西。宋朝士大夫嗜茶，苏东坡
更是超级发烧友。彼时茶道繁复，讲究“点
茶”，茶饼要用茶臼和椎捣碎成末儿，放入茶
盏中，然后用烫水冲注茶盏，同时用茶筅搅
动，茶末上浮，形成粥面。闽地建州（今福建建
瓯）以黑釉建盏闻名，时为斗茶最佳器具，东
坡说此地有个匠人，希望陈季常把他收藏的
“建州木茶臼子并椎”送过来，让这个匠人仿
制；或者让黄州的福建人看一眼样式后，回福
建带一套过来。想想没有电商的古代，想整点
好玩意真难，不像现在，啥物品都可以包邮。
　　第三件事即信后所附言谈到的事，解释
弟弟苏辙和方子明的误会。苏辙在“乌台诗
案”中受牵连贬到了筠州（今江西高安）任监
盐酒税，有个叫方子明的方士慕苏家兄弟大

名，自称收藏了三颗佛骨舍利赠送给苏子
由。子由向哥哥报喜，苏轼回信告诉他被骗
了，那是假的。
　　从这封信里看，苏东坡根本没把陈季常
当外人，说话随便，借东西毫不客气。
　　《人来得书帖》是安慰刚遭遇兄丧的老
朋友的，他知道长兄对陈季常的重要性，但
希望他念及三个儿子还小，节哀顺变，“深照
死生聚散之常理，悟忧哀之无益，释然自勉，
以就远业。”并为不能亲到灵前祭拜而深表
内疚，并请好友代为奠酒。
　　陈季常因为和东坡的交游而留下了一
个典故“河东狮吼”。季常是位佛教徒，号“龙
丘居士”，娶妻柳氏，嫉妒心强。每当老公宴
客，有歌女陪酒时，柳氏就用木棍敲打墙壁，
把客人骂走。河东是柳姓的郡望，苏东坡作
了一首《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的长诗戏谑
老友，诗中曰：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
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好朋友，就是用来虐的，古今皆然。
　　苏东坡在黄州时，也理解了当年老上司
陈公弼的良苦用心。苏、陈两家是数代世交，
论辈分，陈公弼比苏洵还长一辈。陈公弼曾
解释为什么对东坡那样：
　　“吾视苏明允，犹子也，苏轼，犹孙子也。
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
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耶！”
　　多年以后，陈公弼已经去世，苏轼因陈
季常之请作《陈公弼传》，如此说：
　　“公于轼之先君子为丈人行（长辈），而轼
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
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言色，已而悔之。”
　　经历过宦海沉浮的东坡，回想往事终于
明白：陈公弼真把自己看成自家子弟，才那
样严格要求。如果把他当成外人，那就懒得
管他了。
　　漫漫人生路，往往需要时间来证明谁对
你真好，谁对你假好。

　　单曲循环一整晚单依纯的《李白》后，我
披散着头发，光着脚在家里碎碎念“如何呢，
又能怎”，跟着音乐的旋律手舞足蹈，忽然看
到镜子里那个穿着卡通睡衣戴着黑框眼镜，
额头泛着油光头发毛糙的人，正举着一瓶
AD钙奶自信地唱着“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
开是为了模仿”，这恐怕才是我，矛盾拧巴，
想放肆却背着一身的条条框框，想呐喊却只
能在心里小小地叛逆，在纷繁的世界里，也
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辅助，只敢在自己的空间
里小小地放肆一下，敢不敢去打个野（游戏
术语，指主动尝试新事物）呢？
　　就像我的头发。从小到大，身边的声音
告诉我一头海藻般的长发才是淑女的标配，
上学的时候也不能披头散发，要扎成高高的
马尾，前面的头发梳得溜光，露出光洁的大
额头，但凡卡一二枚发卡就会被说成心思没
放在学习上。为什么不能扎好看的发型，不
能配耀眼的头饰，不能染我喜欢的颜色？
　　终于在高三那年，我偷偷去剪了个短
发，模仿《罗马假日》里的奥黛丽·赫本，对着
理发师倔强地说，短点，再短点，本以为会像
公主一样惊艳全场，没承想理发师大刀阔斧
一顿咔嚓，直到他觉得实在没头发可剪时，对
我尴尬一笑，而我也着实被镜子里的自己吓
到，这一定不是理发师的错，是我对自己没有
清晰的认知。没有长发的遮挡，第一次看清自
己这张平平无奇的大脸，一路仓皇逃窜躲回
家，忐忑不安地戴了一个月的棒球帽，生怕杂
草一般的短发和大饼脸会成为全班的笑柄。
　　短发也很奇妙，一旦剪短就很难留长，
在修修剪剪的日子里，周围对我发型的谈论
不绝于耳，女孩子就该留长发，不能因为学
工程就自暴自弃，总要注意一下形象管理，
我心情起伏得就像头发一样忽长忽短。直到

有一天，同学拍了一张我在野外测量的照
片，照片上的我，一手扛花杆，一手提着全站
仪，顶着一头利落的短发，发梢上是闪闪发
光的水珠，脚下是曲折蜿蜒的山路，在挺拔
孤傲的松树林里，我的背影很酷！
　　我摸了摸自己的头发，它们跟我一样，
柔软顺从，很容易被拿捏，可毕竟长在我脑
袋上，可随我的心情变成任何我喜欢的样
子。它可以弯弯曲曲在风里张扬，它可以懒懒
散散搭在肩头，它可以变成一个花苞和彩色
的发带交缠着盘在脑后，它可以编成小辫坠
上珠珠串串随着步伐跳动。既然是我自己的，
那除了我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定义它、安排它。
　　就像那个少女一样，披散着头发穿着红
裙在舞台上放肆又调侃地唱着“你看我多乖
多聪明多么听话”，“乖”“聪明”“听话”，这几
个字真的很像个如影随形的符咒。毕竟，在
任何情境下，一旦说出“你要乖”“你要听
话”，我就成了巴甫洛夫的狗，不自主认怂，
无条件接受对方的要求。
　　曾经我也喜欢红裙红衬衣红外套，张扬
个性，可是工作后，衣柜里不得不多了一件
又一件的白衬衣、蓝风衣、黑西装，穿惯的帆
布鞋、背惯的双肩包和这些衣服格格不入，
只能换上手提公文包和黑色皮鞋。毫无生气
的着装配上刻板无味的文字材料，烦琐杂乱
的表格数据，严苛繁复的工作流程，无法沟
通但必须要沟通交流的人机们，收着一个接
一个看不懂的文件，还得满面笑容地说亲爱
的咱们好好沟通，这个事情我的理解是这
样，在一天天的索然无味中装模作样然后更
加无所适从。所以，我就要乖，就要听话，就
要成为一个大众眼中千篇一律的人吗？
　　我低头看着自己脚上的平底布鞋，突然
想到那双噩梦一般的黑色尖头高跟鞋。刚上脚

我就一个趔趄倒在宿舍，在室友的帮助下一步
一晃，走得战战兢兢，生硬的鞋帮疯狂磨脚，面
试前的压力不在即兴问答，而在脚下。面试当
天我给脚上贴了好几个创可贴，走过一段石子
路的时候，超薄的鞋底根本挡不住石子的按
压，痛得我直跳脚，结果落地的时候又被高跟
顶了一下，一路跌跌撞撞去迎接未知。
　　工作后又添置了各种高跟鞋和一字裙，
一个让你走不快路，一个让你迈不开腿，一个
教你规行矩步，一个帮你谨言慎行。当不知道
被第几双高跟鞋磨破脚后，我一边用酒精棉
签擦着脚上的血，一边把鞋重重地丢到一边。
　　同样被丢在一边的还有耳畔的各种碎
碎念。有处处为你着想生怕你慢一步的，催
你找对象，催你结婚，催你生娃；有教你人情
世故和光同尘的，不能冒尖、不能垫底、不能
抢风头；有规训你相夫教子以家为重的，照
顾好家，照顾好老公，照顾好娃；有言简意赅
高度概括你一生不要好高骛远的，人一辈子
就这么回事，到什么年纪说什么话，当好一
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
　　所以，本该如此，便对吗？每个人就得按
部就班地活着？按照世俗的眼光，自动钻进被
世俗定义的条条框框里面循规蹈矩地生长？
　　我不同意。
　　这四个字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整个
会议室出奇地安静，不同意三个字声音不大
却在四面的墙壁上回弹交错，有人静静地看
着我，也有人开始小声私语，画面恍惚回到
了多年前，我照着提前做好的笔记汇报完修
改建议，会场上有人继续抽烟，吐出的烟圈
相互纠缠让空气变得迷蒙不清，有人相互交
谈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话语圈里，完全没有在
意我说了什么，直到有人说“你这个，说的这
些意见意义不大，还是起来给我们倒点水

吧”。倒水，虽然不情愿，但是作为一只巴甫
洛夫的狗，还是起身去做了，满满一壶水，一
杯一杯填满了会场上的所有水杯，还有我不
想再浑浑噩噩听别人话过日子的心。我也要
能看懂规划，能听明白专家意见，能提出切
中要害不容置疑的建议。
　　“我不同意，从法律法规、技术规范还有
计算公式的选择上，这里一共是12条修改建
议”，我慢条斯理地说，随手扶了扶眼镜，扶
正的不仅是镜框，还有对自己当初选择的迷
茫和不确定。
　　依然庆幸，虽然被这些莫名其妙的条框
束缚住，但是当突然有一天清醒地认识到自
己需要干什么，可以干什么，想成为什么样
的人，想走哪一条路的时候，就发现可以不
在意别人的评价，自动屏蔽掉外界的声音，
不徐不慢地专注自己。
　　我可以在下班以后穿上自己喜欢的格
子衬衫和花裙子，踩着帆布鞋背着双肩包在
街上游荡，可以在路边摊一边跟炒饭的大姐
聊天一边吃晚饭，可以为解决一个问题买很
多书，查很多资料，请教很多人，可以拧一晚
上螺丝拼好一个自己喜欢的书柜，装进上野
千鹤子、王阳明和黑塞，可以跟着喜欢的音
乐哼唱，就算跑调也无妨，可以不化妆不染
发不做指甲欣赏着看着自己的大饼脸和塌
鼻子，可以挂掉任何不想接的电话，拒掉不
想去吃的饭，在路边举着一份葱油饼边走边
吃，吃完最后一块的时候舔舔手指，静静地
在自己的节奏里欢脱舒展，自由生长。
　　当不用在意世俗眼光，不用装得那么乖
那么听话的时候，一切都是自己勾勒的图
画。当可以无所畏惧地做自己的时候，一个
辅助也敢去打野，因为区区三万天，一切都
是如何呢，又能怎。

　　那不过是厦门市博物馆里一个寻常的拐角。溽
暑七月，我和朋友相约，来这里参观一个主题为
“国家宝藏”的特展。脚步在明暗交错的展厅里漫无
目的地移动着，在一个不经意的转角，它就那样猝不
及防地闯入眼帘：一块素白早已浸染成茶色的方巾，
四十厘米见方，安卧在恒温恒湿的玻璃展柜里，像
一片凝固了时间的琥珀，边缘微微翘起。上方悬挂
的标签上，一行墨色淋漓的大字：“《与妻书》
（林觉民）”。
　　“意映卿卿如晤”！
　　这六个字！这无数次在语文课本上诵读、在心
底默念过的六个汉字，这不是印在书页上的铅字，
而是墨痕入绢的真迹！凝神注目，我几乎能听见笔
尖擦过布帛的沙沙声，能感受到二十四岁的福州青
年林觉民胸腔里翻江倒海般的情愫。
　　1911年4月24日，香港滨江楼，广州起义前
夜，青年同盟会会员林觉民，在昏黄的灯光下，给
留守家中的妻子陈意映，写下了这封泣血的诀别
书。那个时刻，他们的儿子刚满五岁，稚子绕膝的
欢笑声犹在耳畔，而年轻妻子的腹中，正孕育着另
一个小生命，已近八月……
　　俯身细看，微带凉意的玻璃隔绝了触摸的可能，
却阻挡不了心神的沉浸。墨迹在方寸之间流淌，起初
还带着一份竭力维持的从容，字迹疏朗，行笔间依稀
可辨那份情深意重。写到“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
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时，笔尖仿佛
掠过昔日庭院的梅影，透出微暖的甜意。然而，这
短暂的温存稍纵即逝。越往下读，字迹愈发密仄、
沉郁，笔锋如寒风中的枯枝，在巾帕上刻下深重的
沟壑——— “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一
句，笔尖的颤抖、墨色的滞涩，已不是文字，分明
是一个灼热的灵魂在决绝与不舍间剧烈撕扯。
　　身旁一位小学生模样的女孩，拽着父亲的衣
角，指着展柜轻呼：“爸爸你看，字越写越小了，
是不是他想说的话太多，帕子写不下了？”儿童的
直觉也许是对的吧，这一语间，道破了藏在无数人
心底的悲怆！
　　展厅内，一部电视片正在无声地循环播放着。
屏幕上，扮演陈意映的女演员那句“望今后有远
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的颔首低语，引得几
位驻足的女性观众掩面低泣。可是，真实的历史远
比剧本更为残酷。广州起义失败七天之后，这方浸
透了泪与墨、血与火的巾帕，由一位幸存的革命党
人趁着天黑，偷偷塞到了福州林家冰凉的门缝里。
拂晓时分，怀胎八月、日日盼归的陈意映推开家
门，当指尖触到这方巾帕的瞬间，她该是怎样的
反应呢？巨大的悲痛袭来，她因早产生下了林觉
民的遗腹子林仲新，此后心魂便似随这方巾帕一
同枯萎。仅仅两年后，这位在内心伤痛中无力、
也或许是不愿自拔的女子便郁郁而终，年仅二十
二岁。她如同一株早春寒潮中还没来得绽放就已
凋零的玉兰，只余一缕暗香，慢慢飘散于历史的
风烟之中。
　　泛黄的巾帕上，每一道墨痕都像在无声地倾
诉，时而婉转，时而激切。恍惚间，我仿佛看见了
1911年暮春时节香港滨江楼的景象：咸湿的海风从
窗棂缝隙渗入，摇曳的油灯将青年伏案的清瘦身影
投在斑驳的墙面上。最后一笔落下，他是否也曾像
后世无数人揣测的那样，将那方承载了千钧重量的
白帕紧贴在胸口，感受着心跳与文字的共振？“复
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这份万般不舍
的踌躇，最终还是凝固为交付的决然。三天后，林
觉民随黄兴攻入两广总督衙门，在惨烈的巷战中力
尽被俘。就义前，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他心中或许
尚存一丝慰藉：那封信，已托付出去，算是多少弥
补了一些心中的亏欠。
　　信中最让人痛感剜心刺骨之处，莫过于林觉民
对妻子剖解那“先死”与“后死”的悖论心愿：“以
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
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这份细腻的柔情，
最终升华为“助天下人爱其所爱”的大义。英雄并非
生而铁石心肠，恰恰相反，正因为他深谙小炉暖灶、
儿女情长的无比珍贵，正因为他拥有过那“疏梅筛月
影”的静好，他才更痛感这“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的
世道对千万个家庭的吞噬。这份对“小家”刻骨的眷
恋，最终点燃了为“大家”粉身碎骨的大义，“林觉民”
三个字也因此成为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碑上
一个不朽的名字。
　　当我的目光再次掠过那句“吾充吾爱汝之心，助
天下人爱其所爱”时，记起了另一个历史的细节。在
全民族抗战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一群盗匪劫掠了逃
难中的林觉民遗腹子林仲新，在他简陋的行李最里
层搜到了这方巾帕。为首者略通文字，读罢此信，
竟至跪地痛哭，不仅将劫掠的财物悉数归还，更将
这份家书双手奉上。
　　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林仲新将《与妻
书》原件献给了国家，最终由福建省博物院收藏。
这封流徙过无数险地的“20世纪最伟大的情书”终
于寻得归处。
　　步出博物馆厚重的大门，鼓浪屿上悠扬的钢琴
声随风远远地飘来，如时光流淌的低语。暮色四
合，鹭江两岸，万家灯火次第点亮，橘黄色的光晕
温柔地晕染着夜空。街市上人声鼎沸，孩童的嬉闹
声清脆入耳。这人间烟火、灯火长夜，不正是百年
前滨江楼中青年以泪墨寄情、以热血许国时，最深
切的梦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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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起行囊，纸上行旅。走得太快，会走到
自己前面，走得太慢，会掉到自己身后。无论
快慢，走自己的路，观别人的景。
　　世界虽浓缩如一街布景，仍有错过———
从此山水不相逢，不问旧人长与短，也有遇
见，皆与运气相搭。遇见的惊喜，可使陌生者
变得熟稔，友人一旦变为陌生者，便再也遇不
见。自苦的背后，有未曾读懂的哀伤，捷克作家
哈威尔曾写道：如果一个人的脸庞因这个人所
面临的问题的严肃而变得越来越严肃，那么他
就会很快变得僵硬，成为他自己的雕像。
　　老树撑云，藤萝盘旋，高岩挂瀑，长河萦
回，景同眼光异，方有画不足，书补之，书不
足，诗补之。无论通过艺术，抑或阅读，最终

要把自己积淀为一个人。阅读即理解书写或
印刷符号的能力，没有专注，即便睁大双眼，
仍茫然不见，你怎样打发时间，时间便会怎
样打发你。太阳为万物消毒，阅读为思想助
力，大量信息寄生纸上，而纸端仅能呈现静
态符号。网络对人神经线路与记忆程序重新
建构，越发使阅读如飞鸟游鱼，烟霞小艇，流
于字表滑行，碎片难以拼凑，遑论深入思考。
　　漆黑河岸，遥远灯光，孤独的梦旅人踉
跄前行，余华说：“我不再装模作样地拥有很
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
开始了独自的生活。有时我也会因为寂寞而
难以忍受空虚的折磨，但我宁愿以这样的方
式来维护自己的自尊，也不愿以耻辱为代价

去换取那种表面的朋友。”与何人为伍，其影
响潜移默化，近墨近朱。一勤交十懒，不懒也
要懒；一懒交十勤，不勤也要勤。读哪些书，
其影响春风化雨，似纹无痕。心静者高，俯瞰
世界；心和者仁，包容万物；心慈者深，淡对
冷暖；心慧者安，笑以人生。“明白了歌酒趁
年华，才更懂得珍惜当下”，纸上遇见如人际
相逢，离开远比相逢更容易，相逢是几亿人
中一次的缘分，而离开只是两个人的结局。
　　菲薄流年，平凡而无聊，纸上行旅对于
女子尤必要。长相或许出入当下审美，但一
个气质抵过所有的顾盼生姿，欲笑还颦，也
“嫁值”之所在。微笑比颜值重要，开心比爱
情重要，气质则比年龄重要。岁月长青，此生

遇见，深情而不失气质。守候于热闹边缘，独
立便优雅，不以无人而不芳；不在轰烈中昂
首，慢行而从容，头白溪边尚浣纱。我女儿今
年大学毕业，端详毕业照后，女儿她妈说女
儿，“不是最漂亮的，却是最可爱的”，我则会
心。荷映人面，风绿拂天，学了四年中文，到
底已不同既往。葆有勇气，没有白走的路，葆
有善良，没有白念的书，拥有了这些，便该常
驻阳光里，便该拥有自由与尊严。
　　言念别离，永怀缱绻，春末秋初，加件衣
裳。一朝春红颜老，莫名伤感，看残花凋尽，
也是一种痛。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结局
距离开场越来越远，旅行不只为抵达目的
地，还决定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


